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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

韩永进

摘　 要　 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图书馆史，总结并揭示中国图书馆发展的规律，可推进图书馆学理论的创新，符合

学科发展的需要，对今后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从历史学、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角

度，对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四个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认为：应当适时编纂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图书馆通史；古代

藏书史是中国图书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其纳入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范畴里来；根据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和

图书馆史的内在演变规律，可将中国图书馆史划分为古代藏书（先秦至清中期）、近代图书馆（清末至民国）和现

当代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个阶段；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应该具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视

野，同时也要着眼其与世界图书馆事业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参考文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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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国图书馆史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之一。 对中国图书馆史进行系统研究，其意义

不仅仅在于深入探索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规

律，完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丰富图书馆学学科

内容，更在于从历史视角思考学科发展与事业

发展的相关问题，从而对学科史观与方法论产

生积极影响。 同时，也为今后我国图书馆事业

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然而，同图书馆学其他研究领域相比，关于

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无论是研究力量还是研

究成果都略显薄弱。 为此，２０１１ 年，国家图书馆

启动了专题研究项目“中国图书馆史”，联合北

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

开展研究。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４ 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后期资助。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项目组围

绕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中

国图书馆史”的时间跨度、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

书馆史的关系、中国图书馆史的历史分期，以及

研究的宏观视野等，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分析和

研讨。

１　 贯通古今的《中国图书馆史》

本部《中国图书馆史》在时间跨度上从先秦

时期一直到公元 ２００９ 年，记录中国三千多年的

图书收藏、管理的历史，是一部大通史。 众所周

知，我国有重视通史编纂的优良传统，相对于断

代史局限于某个时代来说，通史不间断地记叙

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具备跨时代研究的特点，

最能够体现“大历史观”，其优势是贯通古今，有

助于从长时段观察历史的走向和得失，便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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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整体把握历史发展脉络。

通过对国内已有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成果的

系统梳理发现，现有研究涉及面广，成果丰硕，

累积资料非常丰富。 其中，研究论文包括古代

藏书、古代图书馆、近代图书馆、民国时期图书

馆和建国后图书馆事业各个方面。 专著主要集

中在三个领域。 一是中国古代藏书的研究，代

表著作有任继愈的《中国藏书楼》、来新夏的《中

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等。 二是对近现代图书馆

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来新夏的《中国近代图书

馆事业史》、严文郁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

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编

《中国近代现代图书馆事业史》等。 三是中国图

书馆通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王酉梅的《中国图

书馆发展史》、谢灼华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

和李朝先、段克强的《中国图书馆史》等，这些通

史的研究至迟以 １９４９ 年为下限，未涉及新中国

成立后的内容。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对古代藏

书和近现代图书馆史的关注相对更多，而对于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馆的发展脉络缺乏

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尤其对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高速发展和巨大变化缺乏从

历史视角的反思与研究。 本部《中国图书馆史》

将中国数千年的图书馆发展历程（先秦时期至

２００９ 年）分为古代藏书、近代图书馆和现当代图

书馆三个阶段，旨在编纂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

国图书馆通史，总结经验得失，探讨不同时期、

不同时代图书馆事业的演变规律及发展特点，

为今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这部《中

国图书馆史》的时间跨度虽长，但重点放在现有

研究中相对薄弱的近代和现当代图书馆发展历

史，对这段不足两百年的图书馆史的论述占据

全书 ２ ／ ３ 的体量。 对 １９４９ 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图书馆史的研究更是本项目的重中之

重，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填补建国以来我国图书

馆史系统性研究的空白。

２　 中国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的关

系，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

点认为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之间渊源颇深，

“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母

体” ［１］ 。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藏书楼无法孕育近

代图书馆” ［２］ ，“中国近代图书馆所接受和继承

的主要是西方图书馆的东西，而不是中国藏书

楼的传统；这是一种取代，而不是演变过渡” ［３］ 。

根据第一种观点，古代藏书史就应当是中国图

书馆史的源头，研究中国图书馆史应当包括对

古代藏书史的研究；而根据第二种观点，古代藏

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完全没有关联，应该将中

国图书馆的历史界定在近代之后。

笔者认为，一方面，就实体机构来说，近代

图书馆确实并非由古代藏书机构直接演变而

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之

间不存在所谓“渊源” “孕育”的关系，而近代图

书馆所遵循的思想、理念、技术、方法，的确大部

分来自于西方图书馆，相对于中国古代藏书来

说，是一种外来的新生事物。 然而，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以近代图书馆所具备的西方图书馆

特征，就断然否定中国古代藏书的“图书馆”属

性，不能把古代藏书史从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历

程中人为割裂出去。

从本质属性来看，古代藏书和近代图书馆

都是“图书馆” 的呈现形式。 关于图书馆是什

么，学者们多有阐述。 黄俊贵将图书馆定义为

“开展文献知识组织与服务的文化教育机

构” ［４］ ；黄宗忠认为图书馆是“文献信息的存储

和传递中心” ［５］ ；吴慰慈认为“图书馆是搜集、整

理、保管和利用书刊资料，为一定社会的政治、

经济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 ［６］ ；周文骏认为“图

书馆是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书刊资料为读者

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 ［７］ ；来新夏更是总结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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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十种定义［８］ 。 随着图书馆日趋移动化、

数字化、智能化，有学者又重新将图书馆定义为

“针对用户群的信息需求而动态发展的信息资

源体系”；“图书馆就如切尼克所述，只是‘为利

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集合’，或者说是一种信息

资源体系，而这正是图书馆的实质” ［９］ ；“通过对

文献和信息的收集、组织、保存、传递等系列活

动，促进知识的获取、传播与利用，实现文化、教

育、科学、智力、交流等多种职能的社会有机

体” ［１０］ ，等等。 透过这些不同的表述和文字阐

释，可以提炼和总结出，“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是

收藏图书与提供使用”，“透过图书馆各种变化

现象看它的本质———图书馆以知识为根，以服

务为本。 图书馆的本质就是知识与服务” ［５］ 。

由此衡量，古代藏书明显具有“图书馆”的

本质属性，其收藏属性乃学界共识，此不赘言。

在提供使用方面，古代藏书最为学者所诟病之

处就是其重藏轻用甚至藏而不用的封闭性，也

因此被排除在“图书馆”范畴之外。 据实而论，

无论官私，古代藏书的封闭性是毋庸置疑的，但

同时这种封闭性又是相对的，是相对于近代图

书馆面向社会公众普遍开放服务而言的。 虽然

中国古代藏书的服务范围狭窄，流通方式落后，

但并非绝对封闭，而是具有同当时社会环境和

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开放性。 就古代藏书的四种

主要类型来讲，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原本就是

为用而设，以满足书院士子及寺观僧道等固定

群体的需求。 官府藏书在满足皇室成员以及官

僚士大夫阅读需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对普

通士人开放。 比如唐代皇家藏书机构集贤书院

许“学士通籍出入” ［１１］ ；宋代官府藏书在一定范

围内也可以公开借阅流通，“宋版《大易萃言》册

末纸背印记云：国子监崇文阁官书，借读者必须

爱护，损坏阙污，典掌者不许收受。” ［１２］ 叶德辉

《书林清话》专列有“宋元明官书许士子借读”一

节，详考宋、元、明各代官府藏书对读书人开放

的史实；清代乾隆时的四库七阁中的南三阁，更

是为方便江南读书人而专门建造，“特开四库，

建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

观览” ［１３］ ，“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

阁抄阅” ［１４］ 。 至于私家藏书，开放使用者也不

在少数。 晋人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

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 ［１５］ 。 宋

代藏书家宋敏求藏书三万余卷，“居春明坊时，

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 以便于借置故

也” ［１６］ 。 明代藏书家徐火勃认为：“贤哲著述，以

俟知者。 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 与书

相知者，则亦与吾相知也，何可不借？” “至则少

坐，供茶毕，然后设几持帙，恣所观览，随其抄

誊。” ［１７］ 清代“赵氏书楼，名胜志，宋直敷文阁宗

人赵不迂所建。 邑人旧无藏书者，士病于所求。

今所储凡数万卷，经、史、子、集分四部，立一人

为司钥掌之。 有来者，导之登楼，楼设几席，使

得纵观。” ［１８］ 其他如孙衣言的玉海楼、周永年的

藉书楼、国英的共读楼、陆心源的守先阁等，在

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开放性皆有文献可

考。 虽然也存在如唐人杜暹、明人范钦等“秘不

示人”的藏书家，但显然不能因此全面否认古代

藏书在利用方面的开放性。

由此可见，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实践层面，

古代藏书都具有图书馆藏与用的本质属性。 相

对于近代图书馆来说，只不过缺少了“自动” “社

会化”“平民化” ［１９］ 等“近代化”属性。 至于藏和

用两方面孰轻孰重，以及开放程度的高低、服务

范围的广狭、读者身份的差别、服务方式的不

同、所有权的归属等，都不能改变古代藏书作为

“图书馆”的本质属性。

从职能沿革来看，古代藏书和近现代图书

馆是图书馆职能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社会需求的

结果。 一般认为，图书馆的职能可以分为基本

职能和社会职能。 基本职能是“收集、整理文献

并提供使用”，社会职能主要包括“保存人类遗

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

源” ［２０］ 。 图书馆的基本职能“是由图书馆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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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属性决定的，反过来它又体现着图书馆的本

质属性” ［２０］ ，因此是相对固定的。 而随着社会

进步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图书馆的社会职

能则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 古代藏书

所体现的主要是图书馆“收集—整理—提供使

用” ［２０］ 的基本职能，其社会职能在民主意识、公

共意识缺乏，文化学术主要为上层统治阶级所

垄断的中国古代社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和制约，

但同时又同这种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且相互适

应。 以矛盾发展观来看，古代藏书的衰亡和近

代图书馆的产生正是图书馆“藏”与“用”这对主

要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古代藏书之所以

被近代图书馆“取代”，是因为近代图书馆的社

会职能能够更好地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需

要。 而古代藏书之所以能够被近代图书馆“取

代”，恰恰因为它和近代图书馆具有相同的基本

职能。 就像纸张取代简帛，成为文献的主要载

体一样，就实体来看，是完全不相关联的事物，

纸张并非由简帛演变过渡而来，也不能说简帛

“孕育”了纸张，但正是由于纸张和简帛作为文

献载体具有相同的基本功能，因此论及中国书

籍史，恐怕没人会否认简帛时期是中国书籍发

展过程的重要阶段。 同样道理，虽然没有任何

一个古代藏书机构最终演变过渡为某个近代图

书馆实体，而是“整体式”退出历史舞台，最终被

近代图书馆所取代，但这种取代关系本身，恰恰

说明了二者基本职能的一致性，也恰恰印证了

其本质属性的共通性。

徐引篪、霍国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在详

细论述档案馆、图书馆、信息系统的特征和关系

之后，指出：“图书馆不过是一个历史名词。 从

档案馆到图书馆再到信息中心或信息系统（虚

拟图书馆实质上是一种信息系统），这是一个从

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发展链，图书馆只是其中

的一个环节。” ［９］ 这显示出一种历史发展观的眼

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不同的阶段，不同

的阶段自有其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由各阶段

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

高度来观察，就会发现，所谓古代藏书、近代图

书馆、现代图书馆，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发展阶

段。 以近现代图书馆的开放性、平民化标准去

衡量古代藏书，只见表象，不论实质，其本身就

是缺乏历史发展观的表现，也不符合“图书馆是

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 ［２１］ 的客观规律。

因此，笔者认为古代藏书史是中国图书馆

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将其纳入中国图书馆

史的研究范围。

３　 中国图书馆史历史分期的再考量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有

文字记录以来，中国的藏书传统一直赓续未断，

构成了自先秦以来波澜壮阔的中国图书馆事业

史长卷。 在如此长的历史跨度下，如果不分期

考察的话，就很难把握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内在规律。 科学的分期，可以更清晰地展现特

定时期内图书馆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

互动关系。

由于中国图书馆史不能脱离中国历史这一

背景，基于中国历史分期的图书馆史分期方法

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首要选择。 早在 １９５９ 年，

谢灼华就将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划分为封建社会

时期（上古—鸦片战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１８４０—１９１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１９１９—

１９４９）、新中国时期（１９４９ 年以来）四个阶段［２２］ 。

来新夏将中国图书事业分为周秦时期、两汉魏

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

时期、鸦片战争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

时期、辛亥革命以前十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十

三个阶段［２３］ 。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根据中国图书或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历史分期。 谢灼华

以书籍形态的发展为依据，将中国图书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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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发展划分为分为简帛书时期（春秋—两

汉）、写本书时期（三国两晋—隋唐）、印本书兴

起时期（宋—元）、印本书发展时期（明—清）、机

械印刷时代兴起时期（ １８４０—１９１１）、机械印刷

发展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共六个阶段［２４］ 。 黄太送

提出“图书馆史时期的划分应以其质变为主要

划分标准”，并根据这一思路将我国图书馆事业

划分为保存自用时期（殷商—２０ 世纪初）、开放

式图书馆时期（２０ 世纪初—１９５７ 年）、网络式图

书馆时期（１９５７ 年至今）三个阶段［２５］ 。 这两种

划分方法都是从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和现代技术

的应用角度来划分的。 吴稌年则从知识组织角

度，将中国图书馆史划分为文献保管阶段（殷—

西汉成帝初年）、文献整理阶段（西汉末成帝时

期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文献组织阶段（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来）、知识组织阶段（目前处于酝酿时

期）四个阶段［２６］ 。

就现有的各种分期方法来看，或以中国历

史分期代替图书馆史分期，强调政权更迭对图

书馆事业的影响，但是忽略了图书馆事业自身

发展的客观规律；或拘泥于图书与图书馆发展

的自身变化进行历史分期，强调图书馆事业自

身发展规律，忽略了社会历史发展对图书馆事

业的影响。 笔者认为，图书馆史分期与中国历

史分期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 对中国图书馆史

进行分期，既要遵循中国历史分期的普遍性，也

要充分考虑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点与规

律，融历史的普适性和图书馆事业的特殊性于

一体。 应当融合其一致性与差异，将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特

点作为中国图书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２７］ 。 据

此，《中国图书馆史》综合考虑中国社会历史分

期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进行分期，

将中国图书馆史大致划分为古代藏书（先秦—

清中期）、近代图书馆（清末—民国）和现当代图

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大阶段。 其

中，清代是古代藏书发展完善的时期，近代图书

馆以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对西方图书馆的译

介为起点，现当代图书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为起点。 这种分期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

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图书馆自身发展变化的特

点。 首先，先秦至清代涵盖了古代藏书产生、发

展和完善的历史，在这个阶段，中国形成了官府

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四种类型

藏书的独特体系，与此后的图书馆有着显著的

差异。 第二，清末的西学东渐将西方图书馆理

念、技术及方法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图书

馆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中国古代藏书传统和藏

书文化随之衰落，这是古代藏书到近代图书馆

的巨大转变。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又一巨变，图书馆被

纳入国家文化管理体制，全面加以规划和建设，

逐步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图书馆体系，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科技发展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这三大阶段的基础上，再充分考虑中国

图书馆事业在各个时期内的发展态势，每个大

阶段下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化分期。 中国古代

藏书卷中，我们结合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阶段性，

将藏书活动放入社会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将

古代藏书划分为：先秦两汉藏书，魏晋南北朝藏

书，隋唐五代藏书，宋代藏书，辽、金、元、西夏和

元代藏书，明代藏书，清代藏书七个阶段。 近代

图书馆部分，从时间跨度来看，仅仅一百余年，

却是中国古代藏书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转变

的分水岭。 从社会发展来看，百年近代图书馆

的发展与近代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中国图

书馆史》将社会的重大变革与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变化相结合，将近代图书馆卷分为鸦片战争

时期 （ １８４０—１８６０ ）、 洋 务 运 动 时 期 （ １８６１—

１８９４）、维新变法时期（ １８９５—１９００）、清末新政

时期（１９０１—１９１１）、民国初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７）、民

国中期 （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抗日战争时期 （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和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八个时期。

现当代图书馆部分，基于“国史”与“图书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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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理论，结合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技术以

及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特点等因素，划分为新中

国图书馆事业创建与初步发展时期 （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６）、 新 中 国 图 书 馆 事 业 曲 折 发 展 时 期

（１９５７—１９６５）、我国图书馆事业在 “文化大革

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非常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我国图书馆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１９７７—１９８９）、我国图书馆向现代化转型时期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和我国图书馆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的时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六个时期［２７］ 。

４　 社会历史发展大视野中的中国图书馆史研究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属于专门史，专门

史研究强调特定领域或学科在大的历史时期或

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发展，也就是说，要

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大

环境中，以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野去观察和

思考。 本项目“中国图书馆史”既是专门史，又

属于通史。 在时间跨度上力求通古达今，从整

体上理解图书馆事业发展各个阶段之间的因果

联系；在对各个具体历史时期图书馆发展历史

的研究中，还特别强调对当时历史时空的客观

还原，以深入理解图书馆在不同时期社会政治、

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的

兴衰变化和适应调整过程，探讨其反作用于社

会历史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只有深入认识和

理解图书馆事业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中诸

要素之间的因果联系，才能更好地为现在及未

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镜鉴。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中国

图书馆事业是世界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尤其是近代以来，

它不仅深受世界其他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

响，同时也以自己独特的思想精神和技术方法

影响着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因此，《中国图

书馆史》 的编纂，主要关照两个比较宏观的层

面，一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二是世界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

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来看，中国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首先受到统治阶级政治意识和社会

主流文化思潮的影响。 一方面，五千年朝代更

替，战火频仍，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反复交

替，无不关涉我国图书馆事业一次又一次的曲

折兴衰。 仅以古代图书文献的散佚情形，便可

窥知一二。 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一

书中，归纳了造成我国古文献散佚的“四厄说”，

即“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受厄于人事

之不臧而成其聚散，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

聚散， 受厄于藏弆者之鲜克有终而成其聚

散” ［２８］ 。 其中，所谓“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

聚散”，是指历代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采取焚

书、禁书等暴力手段而造成文献散佚的情形，典

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明清大兴

文字狱等；而所谓“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

散”，则是指历代兵燹战乱给图书收藏和流传带

来的劫难，我国藏书史上最为令人痛心疾首的

几大“书厄”，包括《四库全书》的损毁、《永乐大

典》的流失，以及上海东方图书馆等一批重要图

书馆的破坏，莫不直接归因于此。 另一方面，恰

恰也是在这样一个朝代更迭的历史进程中，社

会主流文化思潮适应各个时期政治生活的需

要，以不同形式不断发展流变，从而在不同历史

阶段催生出不同的藏书文化，渐次形成具有显

著民族特色的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和

书院藏书四大藏书体系，并适应不同藏书文化

发展的需要不断推动我国古代文献目录学、校

勘学等专门方法理论的演进、成熟，为近代及以

后中国图书及图书馆事业与西方先进技术和理

念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图书

馆史》成书过程中，对政治、文化、思想方面的变

化给予了非常密切的关注，无论是论次各大藏

书体系的形成、发展及衰亡，还是剖析各时期藏

书思想的传承与创变，都紧扣时代脉搏，以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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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对当时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和研究。

此外，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还特别关注到中

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的关

系。 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盛世修史”和

整理图书的传统，不仅为中华民族文明成果的

存续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这一过程

中推动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方法和技术不

断取得新的发展。 如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奉旨

校录图书，著《别录》 《七略》，开目录校雠之先

河；历代正史《艺文志》整理收录各代典籍文献

目录；清乾隆年间广搜海内图书，编修《四库全

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

献，同时以“总目”形式，对中国历代传承的古典

文献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

结和梳理。 另一方面，历史上每一次重要的产

业技术变革，特别是文化教育及信息领域的技

术进步，往往也会带来图书馆理念、方法和技术

的重要转型。 古代可追溯至造纸、印刷技术的

发明和普及应用，这些革命性的技术进步都对

图书文献的出版、流传、整理及存藏等产生了重

大影响；清末民初，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积

极将西方图书馆观念引入中国，恰是为“睁眼看

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谋求民族进步；及

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推动

了各级各类图书馆的自动化与数字化发展；新

世纪以来，在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媒

体技术影响下，图书馆进一步走向网络化、智能

化和全球化。 研究中国图书馆事业在不同时期

经济、技术背景下的进化与蜕变过程，是为了准

确把握图书馆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与其外部环境

之间交换信息、共享资源、竞合发展的规律，从

而更好地面对当前及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近代

以来的发展历史，是一段同世界图书馆事业相

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历史。 由于不同时期政治

外交关系的变化，这种影响也是不同的。 例如，

清末民初我们更多地受到欧美和日本图书馆事

业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则主要受

苏联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

发展一样，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图书馆事业在其

自身特性的作用下，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想

特点，并且在传入中国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

中一些至今仍或多或少地留存于我国的图书馆

事业当中，例如建国初期对苏联图书馆分类体

系和教育体系的全盘吸收产生的影响长期存

在。 《中国图书馆史》编纂过程中，特别对这些

国家和地区图书馆思想传入中国的历史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对它们在中国图书馆事业

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客观的总结和

评价，这一方面是为了充实中国图书馆学术思

想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期冀能够以历史的、发

展的眼光，分别从本土化和国际化的不同视角

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一

些具体问题，从而建立更加科学完备的、具有民

族特色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与实践规范。

５　 结语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 历史研究的使命

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了解中国图书馆的

昨天，更好地认识中国图书馆的现在，把握未

来。 中国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

统文化无处不在，博大精深。 中国图书和图书

馆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

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

图书馆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的缩影。 因此，

开展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路径，也是我们加深对中国历史和

中国文化理解，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

要途径。 本文是《中国图书馆史》编纂过程中关

于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是研究中国

图书馆史无法回避的。 关于这些问题思考的结

果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原则和方法也始终贯穿

于整个《中国图书馆史》的编纂过程中，指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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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史》的编纂工作，希望由此可以形

成一部合乎历史规律、助益未来发展的研究成

果。 并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中国图书馆史

研究的这些基本问题能够引起学者们进一步的

重视，并加以充分讨论，合理解决，从而推动中

国图书馆史研究的更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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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黄俊贵 明确图书馆本质 体现图书馆本质———从“图书馆”定义说开去［Ｊ］ ． 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０６（４）：３－６，

１１ （Ｈｕａｎｇ Ｊｕｎｇｕｉ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ｍｂｏｄｙ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 ．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０６（４）：３－６，１１ ）

［ ５ ］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Ｍ］．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１６ （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ｚｈｏ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Ｍ］． Ｗｕｈａｎ：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１６ ）

［ ６ ］ 　 吴慰慈， 董焱  图书馆学概论 ［ Ｍ］．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４１ － ４２ （ Ｗｕ Ｗｅｉｃｉ， Ｄｏｎｇｙ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４１－４２ ）

［ ７ ］ 　 周文骏 图书馆学情报学辞典［ Ｍ］．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４４１ （ Ｚｈｏｕ Ｗｅｎｊｕｎ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４４１ ）

［ ８ ］ 　 来新夏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Ｍ］．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４５６ （Ｌａｉ Ｘｉｎｘｉ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ｄｉｃ⁃

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４５６ ）

［ ９ ］ 　 徐引篪，霍国庆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 ［ Ｍ］．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１７ － １９ （ Ｘｕ Ｙｉｎｃｈｉ， Ｈｕｏ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１７－１９ ）

［１０］ 　 柯平 重新定义图书馆［ Ｊ］ ． 图书馆，２０１２（ ５）：１－ ５，２０ （ Ｋｅ Ｐｉｎｇ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２

（５）：１－５，２０ ）

［１１］ 　 马端临 文献通考·经籍考［Ｍ］． 卷一百七十四 （Ｍａ Ｄｕａｎｌｉｎ Ｗｅｎｘｉａｎ Ｔｏｎｇｋａｏ·ＪｉｎＪｉ Ｋａｏ［Ｍ］． ｖｏｌ １７４ ）

［１２］ 　 叶德辉 书林清话［Ｍ］． 卷八 （Ｙｅ Ｄｅｈｕｉ Ｓｈｕ Ｌｉｎ Ｑｉｎｇ Ｈｕａ［Ｍ］． ｖｏｌ ８ ）

［１３］ 　 郑观应 盛世危言新编［Ｍ］． 卷四 （Ｚｈｅｎｇ Ｇｕａｎｙｉｎｇ Ｓｈｅｎｇｓｈｉ Ｗｅｉｙａｎ Ｘｉｎｂｉａｎ［Ｍ］． ｖｏｌ ４ ）

［１４］ 　 王先谦 东华续录［Ｍ］． 乾隆一百十一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ｑｉａｎ Ｄｏｎｇ Ｈｕａ Ｘｕｌｕ［Ｍ］． ｖｏｌ １１１ ）

［１５］ 　 房玄龄 晋书［Ｍ］． 卷九十一范平传 （Ｆａｎｇ Ｘｕａｎｌｉｎｇ Ｊｉｎｓｈｕ［Ｍ］． ｖｏｌ ９１ ）

［１６］ 　 叶昌炽 藏书纪事诗［Ｍ］． 卷一 （Ｙｅ Ｃｈａｎｇｃｈｉ Ｃａｎｇｓｈｕ Ｊｉｓｈｉｓｈｉ［Ｍ］． ｖｏｌ １ ）

［１７］ 　 徐火勃  笔精［Ｍ］． 卷六“借书” （Ｘｕ Ｂｏ Ｂｉ Ｊｉｎｇ［Ｍ］． ｖｏｌ ６）

［１８］ 　 谢旻 ［康熙］江西通志［Ｍ］． 卷四十 （Ｘｉｅ Ｍｉｎ （Ｋａｎｇ Ｘｉ）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Ｔｏｎｇｚｈｉ［Ｍ］． ｖｏｌ ４０ ）

［１９］ 　 刘国钧 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Ｇ］ ／ ／ 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３：２ （ Ｌｉｕ

Ｇｕｏｊｕ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 ／ ／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Ｌｉｕ Ｇｕｏｊｕ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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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进： 关于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ＨＡＮ Ｙｏｎｇｊｉ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２ ）

［２０］ 　 吴慰慈 图书馆学基础［Ｍ］．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８８－９３ （Ｗｕ Ｗｅｉｃｉ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８８－９３．）

［２１］ 　 阮冈纳赞 图书馆学五定律［Ｍ］． 夏云，王先林，等，译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３０８ （ Ｒａｎｇａｎａｔｈａｎ

Ｆｉｖ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 Ｘｉａ Ｙｕ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３０８ ）

［２２］ 　 谢灼华 关于图书馆事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Ｊ］ ．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１９５９（７）：４４－４８ （ Ｘｉｅ Ｚｈｕｏｈｕａ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５９（７）：４４－４８ ）

［２３］ 　 来新夏 中国图书事业史［Ｍ］．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Ｌａｉ Ｘｉｎｘｉ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

［２４］ 　 谢灼华 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 Ｍ］．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 Ｘｉｅ Ｚｈｕｏｈｕ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Ｍ］． Ｗｕｈａｎ：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

［２５］ 　 黄太送 中国图书馆史分期问题探讨［Ｊ］ ． 四川图书馆学报，１９９４（４）：１－１０ （ Ｈｕａｎｇ Ｔａｉｓｏ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１９９４（４）：１－１０ ）

［２６］ 　 吴稌年 图书馆分期认识———从知识组织角度理解［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６（６）：１０２－１０５ （ Ｗｕ Ｔｕｎｉａｎ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ｒｏｍ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 Ｊ］ ．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０６ （６）：１０２－１０５ ）

［２７］ 　 肖希明 “国史”与“图书馆史”融合的历史分期———现当代中国图书馆史分期探讨［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５（３）：１３－２１ （ Ｘｉａｏ Ｘｉ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３）：１３－２１ ）

［２８］ 　 陈登原 古今典籍聚散考［ Ｍ］． 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３：１６ （ Ｃｈｅｎ Ｄｅｎｇｙｕａｎ Ｇｕｊｉｎ Ｄｉａｎｊｉ Ｊｕｓａｎ Ｋａｏ［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３：１６ ）

韩永进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１４；修回日期： ２０１５－０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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